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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 ! ! ! ! !"同大家一一握手

也许正因为如此的半斤八两、旗鼓相当，
所以这才使得二人关系有些微妙。说是文人
相轻有些重了，说“同行是冤家”，也有些不符
合事实的俗。总之，两人同属善良正派的知识
分子，思想境界和文化修养在那儿摆着，平时
虽说互相有些高低不服，但见了面，也就是好
斗两句嘴，逗大家一笑了之，相互之间内心对
对方还是尊重的。
“这是新书记给咱带来的祥瑞气象。你们

没看秦岭上那一片蓝天白云，那是祥云瑞气，
今年的小麦一定是个大丰收。”老实沉稳的朱
平见二人又掐起来，便转移话题说。
他这一句话，果然奏效，大家的目光就都

冲着他了。
老资格的研究室主任朱平同志已经年近

花甲，是延安时期中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朱
平陕西蓝田人，品格就像家乡的玉石一样淳
朴温厚。瘦高个子、小眼睛、大嘴，谢了顶的头
上永远戴着一顶隐约渗出一圈油渍的深蓝制
帽，写材料的时候，也像刘云岳一样嘴里永远
叼着燃烧的烟卷，连戒了烟的何金铭对他都
只好忍着。大家稀奇的是，一贯谦虚自重、谨
慎小心的朱主任，平时在非正式场合从来不
议论政事，此刻却也对新书记的到来发表了
如此旗帜鲜明的议论，这就难怪引起大家的
关注了。连朱平同志都是这么讲，看来新任省
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的到来，着实是陕西一件
深得人心的幸事了。
人们的心目中，的确是在盼望一位熟悉

陕西、热爱陕西、也安心陕西的一位强有力的
领导人出现，陕西被耽误了多年，这个时候，
太需要一位既德高望重又精明强干的人来掌
舵。“文革”中一直在陕西担任“一把手”的那
位不是军人、却喜好穿军装的第一书记下台
后，王任重同志担任了省委主要领导，可王书
记上任刚刚半个月，许多工作都还没有开展
起来，就调京担任了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
理。这回听说中央给陕西派来的是在陕西人

民心目中德高望重的一位老革命，原劳
动部部长马文瑞。这是大家十分关注又
倍感欣慰的事情。

就在省委机关干部欢聚扫雪的这一
刻，马文瑞正乘坐 !"#次航班飞往西安。
好多年没有乘飞机了。他一路上心情很不
平静。想到了那年由兰州开完会回西安，

同习仲勋等一道乘飞机的情形。那是平生第一
次坐飞机，新鲜又不无紧张，一路上就像儿童，
总是盯着窗外看，生怕漏掉任何的景象。那有
趣的情景，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当飞机抵达西郊机场上空，跑道上的雪

早已清扫得干干净净。飞机落下，机舱门打
开，马文瑞走出去，就见于明涛和几位副书记
和省委常委已在下面迎候。同僚相迎，这似乎
是不成文的规矩，马文瑞并没有觉得不好，反
而对能同大家及早见面而感到满意。他走下
舷梯，同大家一一握手。
“于明涛同志是河北人，早年毕业于河北

深县师范学校。”见了面，胡耀邦的介绍就变
得更加真切。“#$%!年至 #$&%年深县小学教
员出身，后任根据地的县长和专员。建国后长
期在湖南工作，经历很丰富，五六十年代曾任
地委书记、专员、省委工业部、工交部部长和
工业办主任、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
经委主任，‘文革’前任中南局常委兼财贸委
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年至 #$'#年任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革委会
副主任。#$'#年至 #$''年任中共湖南省委
书记、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年 )月任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相当于副书记）、后兼任
革委会副主任。这位同志老成持重，工作十分
细致，善于团结同志，很熟悉工业经济，同你
搭班子，可以形成优势互补。”
马文瑞一见于明涛，就感到格外的亲切。

机场跑道风很大，于明涛见马文瑞只穿着一
件单薄的呢子大衣，连帽子也没戴，就把事先
准备好的一件军用大衣亲手披在他身上，谦
虚友好地欠身握住马文瑞的手说：“马书记，
欢迎你回陕西工作。今后我们要当好你的助
手。”说话间笑着回头望了望大家，众人鼓起
掌来。
马文瑞十分感动，说：“在飞机上，我还觉

得自己是单枪匹马，现在感到咱们的势力很
大呀，中央把陕西的事情托付给我们，今后希
望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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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进会议室，果然不出所料，程总的会议
内容还是怎么样才能把图书打开市场，然后
让编辑们轮流发言。突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
了，梅宁宁惊讶地看到是蓝色妖姬来了。
“是张蓝来了，”程总看到她，出人意料地

对梅宁宁说，“你的作者来了，你去接待一下
吧。”梅宁宁走出会议室，看到蓝色
妖姬一脸愁容，脸上隐约还有伤痕。
“你怎么了？”梅宁宁拉着她来到自
己的座位，又为她搬了一张椅子。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知道你也不
宽裕，就借我几百元钱，不然我住旅
馆的钱也快没了。”蓝色妖姬害羞地
说道。“住旅馆？怎么回事？刚才尹
克明还来找过你。”
蓝色妖姬看了一眼窗外的雨幕，

把眼睛里的眼泪倒回去，然后把事情
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梅宁宁。
梅宁宁没想到蓝色妖姬竟会碰

上如此悲惨的事情，跟她相比，自己
跟婆婆间的冲突简直不值一提。
“可是就算我借你几百元钱，你

不过是多住几天旅馆，管什么用呢？
你的打算是拖死他们，可你又没这个经济能
力。要不我去跟尹克明谈一下吧。”蓝色妖姬
犹豫着，支支吾吾。“现在公司里的人都在开
会，我打个电话给尹克明，跟他先在电话沟通
一下吧。”“千万别说我在你这里。”蓝色妖姬
的眼睛里露出惊恐的神色。

这个看上去勤奋老实的男人竟会带给蓝色
妖姬这么大的恐惧，梅宁宁心中泛起一股苦涩。
“是尹克明吗？”梅宁宁拿着电话筒，朝蓝

色妖姬使了个眼色，“我刚才打通了张蓝的电
话，她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本来就做错了事情，还要打人。我真后悔给
你们牵线搭桥。”
蓝色妖姬听到尹克明的声音从听筒里传

出来，具体听不见是什么，只看见梅宁宁的脸
色一会惊讶，一会愤怒，一会儿又无奈。
“那好吧，我打给她，一会再打给你。”
见梅宁宁挂断电话，蓝色妖姬急切地问

道：“他说什么了，究竟说什么了？”“夫妻劝和
不劝离，可现在，我只有劝你们离了。”“怎么
了？他还是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吗？”梅宁宁
悲悯地看了她一眼：“一个男人这样打女人，

说明已无情意，这样的男人你还要他做什么？
他说你骗婚，不会生孩子，现在外面的女人肚
子里已经有了。”“什么不会生孩子啊，都是借
口，不过是看那小三会挣钱罢了。我不甘心，我
嫁给他的时候他一无所有，现在已经开始慢慢
好转了，没两年就能买房子过好日子了，凭什
么要我离婚？”梅宁宁看着她，无言以对。

蓝色妖姬看了一眼窗外说：“现
在雨小了，我该走了。谢谢你借我钱，
你也千万记得跟尹克明去说说。”
“好的。我过会就打电话给他。”
梅宁宁立在窗口，看着蓝色妖姬

从办公大楼里走出来，也抬头看了一
下窗口，看到了正在关注地望着她的
梅宁宁。蓝色妖姬撑着一把紫色碎花
的伞，立在雨中微笑着朝她挥挥手。梅
宁宁的鼻尖一酸，两颗泪珠夺眶而出。

蓝色妖姬在等一个电话，从前交
往过的一个公务员将借给她一万元。
她在窗口焦急地张望着，但是四周被
夜雨笼罩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

这时手机响了起来，她飞奔过去
接，却不想是尹克明打来的。
“你总算开机了。这种躲猫猫的

游戏你打算玩多久？”“至少也得玩到杜雅的
肚子突出来，声名狼藉的时候吧。”蓝色妖姬
冷笑一声。尹克明叹了一口气：“梅宁宁找我
谈过了。我想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也
该谈谈了。”“我们有什么好谈的，无非是谈分
手后你是给我 &万元还是 +万元的问题。”蓝
色妖姬嘲讽道。
“梅宁宁说你很珍惜我们的夫妻情分，我

现在也想通了，你回来吧，让我们再相处一段
时间看看。”
蓝色妖姬的心一动：“可是这样，杜雅会

肯吗？”“让我们再相处一个月，如果好的话就
让她去打胎，那时她也不过才三个月，来得
及。”蓝色妖姬恍如梦幻，一时之间竟说不出
话来。
“你在哪里？我来接你。”“我在沪太路的

新华书店招待所。”“我马上来。”
尹克明来了：“你哪来的钱天天住旅馆？”
“我问梅宁宁借的钱。”
“退房回家吧，以后别再干这种蠢事了。”
蓝色妖姬想说，以后你也不准这样欺人

太甚了，但嘴动了动，还是没敢说出来。


